
现代艺术

本次展览融汉代陶器、玉器、青铜器于一炉，
这些精美的展品不仅引发了我们对汉代先民美
好生活的无限遐想，也为我们展现了汉代恢宏质
朴的造物之美。其中所反映的时代精神、美学韵
律赋予了汉代艺术穿越千年的独特魅力，并以此
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核心。而中国现代
艺术从中吸取养分，不断地创新和超越，更是文
化自信的体现。有鉴于此，苏州博物馆突破以往
的展陈思路，将古代与现代相结合，器物与绘画
相结合，在古代器物展厅旁特设现代艺术展厅。
对这样一种全新的展陈形式的探索和实践，也是
重拾自身传统的过程。

在现代艺术展厅，陈列展示了汉代一件极具
代表性的器物——错金铜博山炉，以及当代著名
艺术家刘丹先生的四幅水墨巨作。汉代是继秦之
后的大一统王朝，随着生活的安定，国力的提升，
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不断提高。由此发展起
来的熏香活动，在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除了在
祭祀、酬宾、朝堂议事等礼仪场合使用外，熏香还
有除秽洁身和一定的保健功用。与之配套的熏炉
便成为这一时期的流行器物，常见的为青铜器和
陶瓷器。器型上早期和晚期的也有不同。早期的，
也就是西汉初期之前的陶制炉器，整体呈青铜器
中的豆形，有穹顶形的炉盖，炉身有镂孔以出烟。
西汉中期武帝以后，山形重叠造型的熏炉开始涌
现，炉盖高而尖，并装饰有奇禽怪兽的纹样，这就
是“博山炉”的雏形。

从目前资料来看，汉代文献及炉身铭文上均

不见“博山炉”之名，而多
以“熏卢（炉）”“熏”等名
之。“博山炉”最早见于
东晋葛洪辑抄的《西京
杂记》，原作者系汉代的
刘歆，其中有关于“九

层博山香炉”的记
载：“镂为奇禽怪兽，
穷诸灵异，皆自然运
动”。而后从南北朝开

始，“博山炉”一词被广
泛使用，如刘绘《博山香炉诗》，沈约《和刘雍州绘
博山香炉诗》，昭明太子《铜博山香炉赋》，吴均

《行路难诗》中亦有“博山炉中百和香”之句等等。
对于博山炉造型的由来向来众说纷纭，南北朝人
认为“博山”的原型来自华山、嵩山、泰山等山，而
北宋吕大临则说“博山”是海中的大山，后世学者
对上述说法均提出了质疑。但无论如何，博山炉
的造型与汉代信仰体系有着密切的关联，“博山”
的形象以及周身的纹饰往往暗喻秦汉时期流行
的通天之山。

河北博物院所藏的这件错金铜博山炉无疑
是博山炉中的一件旷世奇珍（图 8）。1968年，该
炉出土于河北省满城汉墓（刘胜墓），高26厘米，
足径9.7厘米，腹径15.5厘米，器形似豆，子口，盖
肖博山，通体错金。炉身的盘座分别铸成后用铁
钉铆合，底座透雕三龙，龙头托盘。炉盘上部和炉
盖铸高低起伏、挺拔峻峭的山峦。炉盖的山势镂

空，山峦间神兽出没，虎豹奔走，小猴蹲踞在峦峰
或骑在兽身上， 猎人巡猎于山石之间。该炉整
体 系 失 蜡 法 铸造而成，在细部又加错金
勾勒渲染， 空灵生动。当炉内熏香
点 燃 时 ， 香烟透过峰谷间的
空隙飘 出，缭绕于山间，
产 生 山 景 迷 蒙 、
群 兽 灵 动

的

奇异效果。
这种奇异的、混沌的效果恰恰是刘丹先生

的创作之源。刘丹，1978 年考入江苏省国画
院，1981—2005 年移居美国生活工作，2005
年定居北京。从 20世纪 70年代起，刘丹就在
创作中对汉代的造型元素予以特别的思考，
目的是探索“山水画”背后的时空意识。这种

认知，来源于汉代艺术中对于“引魂”
的关注，通过博山炉中山川
的隐喻，转化出了一个超越

现实的“山水世界”。
刘丹把这个“山水世界”

安置在了一个纵24米，宽1米
的纸质长卷上，并取名为“太
古初成”（图9）。这幅作品令人
震撼的不仅是它巨大的尺幅，
在由红到黑，由深到浅的变化
中，结合刘丹细腻的笔触，使
这幅作品仿佛有一种致幻功
能。对此，一方面是由于画面
中山石不同的排列所达成的
视觉效果，另一方面是刘丹在画中
提出了一个和博山炉的产生相同
的问题，即人和大千世界联系的问
题。这是刘丹对汉代美学精神的反
思，并经过时空的转移而将之赋予
了新的意义。

汉代造物艺术所展现的雄浑

朴 拙 、自 然 灵 动 之
感，与中国人质朴、
豪迈的品格相契合，
其中蕴含的世界观、
人伦观、自然观，均
是中华民族传统思
想的外化表现。刘丹

在创作《太古初成》时，
将纸置于墙上，悬臂而作，
创作过程的纯正与优雅，
使他能够在正统的延续
中创造自身，也让我们在
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了中
华民族集体的审美心理
与哲学思想。与之共同展
出的还有创作于 1979年
的《汉画印象》、2015 年
的《呵度胎息》、2021 年
的《冯冀惟象》三幅水墨
作品。

秦代开创了大一统的
局面，而延续和巩固却是在汉代。汉代不仅奠定
了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制度基础，也塑造了以华
夏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敬天法
祖、崇尚自然、阴阳和谐、天人合一，影响及于后
世。今天的我们有幸得观两千年前汉代的艺术百
态，感受古人的造物观、生死观、宇宙观，观照的
是当下，启迪的是未来。（执笔：许鑫城 杨泽文）

古代历史

生活：人间烟火气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
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先秦古人对于社会
生活的理想追求。及至汉代，天下一统，社会安定，百业
振兴，生活秩序稳定而有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
女织、儿孙绕膝，成为汉代人的日常。人间烟火气，最抚
凡人心，汉代墓葬出土的各类模型明器，让两千年前古
人的生活场景重新鲜活起来。

展览的第一部分由安居、美器、劳作三个章节组成，
分别从居住空间、饮食用具、农业劳动等角度立体呈现
汉代人的生活图景。“宅者，人之本。人因宅而立，宅因人
得存。人宅相抚，感通天地。”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居
住永远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但也是最重要的
需求。汉代的房屋建筑已消失在岁月烟尘中，幸运
的是，墓葬出土各式各样的建筑明器将它们的模样
凝固成历史，留存至今。屋脊、檐角、瓦垄、斗
栱、勾栏、窗棂，甚至屋内陈设、屋外装饰，也
一丝不苟，细节毕现，就连居住活动其间的农
人与禽畜都形肖神似，栩栩如生。

广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现大量汉墓，其
中出土了形态各异的陶屋，干栏式、曲尺
式、三合式、楼阁式（图1）等，基本涵盖了广
州地区从西汉中期到东汉末期的房屋形
态，为我们保留了了解当时建筑结构与建
造技艺的珍贵资料。房屋形态的变化也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背后家庭形态的演变，家庭成员
规模、等级关系甚至经济分工都可以从房
屋形态中看出端倪和线索。《汉书·晁错
传》：“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
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展览中
广州同福中路红会医院M1出土的三合式
陶屋即反映了文献所载“一堂二内”的形
制，由前堂与两侧廊房组成“一堂二内
（室）”布局。前堂内有人正在劳作，门外有
一斜梯通向一侧廊房，应为畜舍。另一侧廊房
外有一人作倚墙仰头状，似与屋内人闲谈，富
有生活情趣。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汉代是中国饮
食文化和宴飨礼仪迅速发展和成熟的重要
时期。农业的精耕细作带来粮食产量的提
升，谷物加工工具的发明与推广，食材的丰富多

样，带来烹饪
方 式 的 复 杂
化与精细化，
由此又导致饮
食器具的快速发
展。鼎、簋、碗、盘、
豆，壶、罐、瓶、瓿、
樽，不论是食器还是酒器，种类繁多，装饰丰富，造型各

异，连同案、盆、灯、炉等日用器，汉代人席地而坐，推
杯换盏，对饮而食的宴饮场面如在眼前。许多

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器物也亮相展览，如
陶提筒、陶五联罐（图2）、胡人俑座
灯等，凸显了汉代文化的

多样性。饮食用具与
建 筑 人 物 画 像
石、庖厨俑的组
合，为观众营造
出汉代家庭欢
聚宴饮、其乐融
融的美好场景。

春耕、夏耘、
秋获、冬藏。牛耕与
铁制农具、灌溉工具的普

及，使得汉代农业水平显著提高。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汉初
减免租税，奖励开垦，极大地提高
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迅速
增加，以至于出现了“太仓之粟

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
不可食”的景象。与此同时，取樵炊爨、酿

酒煮盐、采桑织布、渔猎畜牧等与
农事劳作相关的活动犹如剪影

般定格在画像砖、画像石和陶明
器上，生动再现了汉代人的辛勤
与忙碌。展览通过墓葬出土陶仓、

陶囷、陶井、陶灶、陶动物以及
辅助展陈图片、说明文字等，

勾勒出汉代农业的基本
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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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信仰：汉代艺术百态”特展

苏州博物馆

古代历史与现代艺术的交响

信仰：幽冥永生途

“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
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
乃神，是谓太帝之居。”生死是人类永恒的话题。面对死亡的恐
惧，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民间庶人，追求长生不死，灵魂升仙，达
到与日月同辉、与天帝同列的至高境界，成为汉代人精神世界
的重要内容。

在这个过程中，墓葬是其中最重要的场域和工具。从椁墓
到室墓，从庙祭到墓祭，汉代完成了中国古代墓葬形制与祭祀
的重大变革。从此，墓室被装饰成温暖的天堂：羽人接引，龙虎
相伴，车马飞驰，日月永照，这里有丝竹钟磬之音，五彩斑斓之

色，这里就是汉代人的永生之境。
第二部分由黄泉俑生、藏形安魂、永受嘉福三

个章节构成。展览汇集了咸阳杨家
湾、徐州狮子山、汉景帝阳陵三
地出土兵马俑珍品，艺术成就
各具特色，观众可同台欣赏，互
为观照。《礼记·檀弓》：“俑，偶
人也，有面目机发，有似于生
人。”汉俑继承了东周以来的墓

俑传统，侍者、武士、乐舞、庖厨，
以微缩的形态在地下幽冥之境

永远陪伴着主人，延续着人间的
幸福与欢乐。其中，西汉景帝刘启的长眠

之地——阳陵，埋葬着规模宏大的俑群，树立了汉俑艺术
的典范。尤其是着衣式陶俑（图 3），丝质衣物和木制手臂

经两千余年已荡然无存，裸露出光滑的躯体：微隆的胸腹，修长
的臀腿，含蓄的神情，乃至眉骨、鼻骨、颧骨、锁骨等处，线条优
美，比例精准，充满着肌肤的质感。着衣式陶俑是专为皇室制作
的级别较高的随葬品，代表了汉俑的最高成就，一般的贵族大
臣在未经皇帝特赐的情况下不得使用此类陶俑，只能随葬带陶

塑服饰的塑衣式陶俑。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

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
有精爽，至于神明。”随着墓葬结
构与祭祀方式的变革，流行于先
秦的二元魂魄观念到汉代逐渐
合一。如何保存遗体，超越生死，
使之不朽，成为汉代人的终极追

求。于是，层层玉片包裹尸身的玉
柙大行其道，仿佛一具玉制的雕

塑 ，让 它的主人实
现 了 永 生之梦；而魂
魄 则 由 头 顶的玉璧引导，
自由出入身体， 飞升神树仙山，直至
昆仑天界。玉殓葬自 先秦时期已成为贵族丧葬
的重要习俗，至汉 代更是发展为包括
玉琀、玉握、玉 衣、玉枕、玉覆面、
玉九窍塞在内 的完整丧葬形式。
古人相信，玉 能保护尸体不朽，

“金玉在九窍，则 死人为之不朽”。但更
有可能的是，汉代人看重玉温润坚硬的特殊质地，将尸体转化
为玉体，以此实现永生。展品中徐州博物馆藏玉覆面（图 4）、玉
枕、玉璧、玉龙等，是西汉诸侯王玉殓葬的重要组成部分。焦作
市博物馆藏彩绘陶楼（图 5）极具地方风格与时代特色，是汉代
人“仙人好楼居”造物观念的直接体现。而绵阳市博物馆藏石塘
乡出土摇钱树（图6），不论是青铜树干顶部的凤鸟，枝叶上满缀
的西王母、天马、杂技人物、铜钱，还是陶质树座上的鹿、羊、蛇、
灵芝等，都营造了一个内涵丰富的神仙世界，寄予了汉代人富

贵长生的梦想。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
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
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事

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
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
道备矣。”汉代“以孝治天下”，
养老孝亲成为社会提倡的主流
道德伦理。汉代人相信，死亡并
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新的生
命旅程的开始。为了延续人间
生活的一切，厚葬之风随之兴
起。墓主在地下不仅继续使用
着生前用器，也终于有机会享
用生前没有条件使用的器物，
它们会带着亲人的祝福永远陪
伴着墓主，尽享欢乐时光。成都
博物馆藏陶说唱俑（图 7）便极
具代表性，诙谐生动的表情，率
真质朴的装扮，说唱表演的情景
跃然眼前，让墓主在地下幽冥世
界也能充满欢声笑语。

汉代绵延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进入中央集权社会后国祚最久的王朝，对其后两千余年中国人的民族、语言、文化、艺术产生了深
远影响。以汉人、汉族、汉语、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正是在此时开始形成，汉代深沉雄大的气魄与精神已经成为中国人永恒的记忆。

12月15日，苏州博物馆联合河北博物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咸阳博物院、成都博物馆、绵阳市博物馆、焦
作市博物馆、徐州博物馆、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等文博单位，共同推出“生活·信仰：汉代艺术百态”特展，继2022年“天下惟宁：汉代文
明的四张面孔”特展之后，此次苏州博物馆再度聚焦汉代，将目光更多地投向汉代人的日常，通过生活和信仰两部分，从不同层面揭示
两千年前汉代人的真实样貌。展览还特别邀请当代著名艺术家刘丹先生创作巨幅山水长卷，古代历史与现代艺术遥相呼应，奏出一曲
恢宏而又壮美的时代交响。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3月9日。

图9


